
朱正·周有光·数字

今年年初， 112 岁的周有光先生辞

世； 去年年底， 85 岁的朱正先生在海豚

出版社出版了自选集 《另册》。
这当然是两件无关的事， 但朱正先

生书中一篇十多年前的旧文， 让我想起

了周先生一篇三十多年前的旧文。 而这

两篇文字话题相关， 观点相反。
朱文是对出版物涉及数字处往往须

用阿拉伯数字的吐槽。
二○○○年， 罗新璋先生看到 《开

卷》 引傅雷文， 三天、 四十年以上、 五

分钟被印成 3 天、 40 年以上 、 5 分钟 ，
于是致信刊物编者， 称傅雷对汉字简化

都有保留意见， 更 “死也不会写这种似

洋非洋的阿拉伯中文的”。 罗氏且直言

“吾 十 五 而 志 于 学 ” 与 “我 15 岁 上 高

中”， 这两个十五有何本质区别 ？ 而据

相关规定， 一汉一改， “纯是文改会胡

闹”。 这封信在第四期刊出后 ， 引发了

于光远先生的感慨， 表态 “本来用汉字

或数码尽可以各行其事， 无需以权利来

干涉， 由权力机构作出规定 ”。 而至次

年第二期， 又发表了朱文， 举了他的著

作 《1957 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

争鸣》 中引陈与义 《临江仙》 “二十余

年如一梦”， 印出来竟变成了 “20 余年

如一梦”， 不禁啼笑皆非：
为什么出版社这样执着地一见到汉

字数字就改为阿拉伯数字呢？ 于光远文
说， “据说不按照规定去作是要受处罚
的”， 这话我也听说过。 既然上级管理
部门有此硬性规定， 阿拉伯数字就泛滥
成灾了。 所以于光远文说， 这 “是既不
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一个典型”。

朱先生还不怀好意地滥用阿拉伯数

字， 貌似调侃地痛切呼吁：
新 1000 年伊始 ， 10000 象更新 ，

新署长也已经到职视事， 是不是可以重
新考虑一下这个规定， 也让中国的出版
物少留下一点遗憾和笑柄呢。

朱 文 刊 出 后 还 得 到 了 舒 芜 先 生 呼

应。 而时隔十六年， 朱先生又以这篇已

经收入过他的杂文集的文字编入这本自

选集， 应该是在他看来， 这个问题仍然

是当下的出版物中普遍存在而没有得到

很好的解决的问题。
这 个 对 出 版 物 数 字 用 法 的 规 定 ，

是 由 国 家 语 言 文 字 工 作 委 员 会 、 原 国

家 出 版 局 、 原 国 家 标 准 局 等 中 央 七 部

委 在 1987 年 颁 布 的 。 以 此 为 基 础 ，
1996 年国家语言 文 字 工 作 委 员 会 又 出

台 了 一 个 修 订 新 规 ， 要 求 “凡 是 可 以

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 ，
特 别 是 当 所 表 示 的 数 目 比 较 精 确 时 ，
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比如公历世纪

以 及 年 代 ， 比 如 时 、 分 、 秒 等 。 这 个

规 定 当 然 是 有 效 力 的 ， 此 后 书 刊 与 报

纸 大 多 是 依 此 来 进 行 质 量 核 查 的 ， 以

至 于 出 现 了 编 辑 因 心 有 忌 惮 而 矫 枉 过

正 的 例 子———其 实 朱 先 生 文 中 举 到 的

“二十余年如一梦” 中的二十 ， 按这个

规定也是不能写作 20 的。
而在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末 、 八 十 年

代 初 ， 常 见 的 情 形 却 恰 恰 相 反 。 1980
年， 《语文现代化》 丛刊创刊， 在第 2
期 刊 出 周 有 光 先 生 的 杂 文 《阿 拉 伯 数

字 禁 忌 》， 称 1979 年 的 《抖 擞 》 杂 志

有 文 批 评 《光 明 日 报 》 上 的 《历 代 人

口统计》， 通篇一千多个汉字 ， 其中四

百 多 个 是 汉 字 数 字 ， 占 全 文 40%； 不

用 一 个 阿 拉 伯 数 字 ， 如 “五 千 八 百 八

十 三 万 ”、 “四 千 七 百 一 十 一 ” 之 类 ，
浪 费 纸 张 ， 浪 费 笔 墨 ， 浪 费 读 者 的 目

力 与 时 间 ， 据 说 这 是 此 前 规 定 的 编 辑

守 则 ， 须 把 文 中 的 阿 拉 伯 数 字 改 为 汉

字 。 周 先 生 对 此 大 不 以 为 然 。 不 料 过

了 不 久 ， 阿 拉 伯 数 字 禁 忌 落 到 了 他 的

头 上 ； 他 在 1979 年 6 月 的 《中 国 语

文 》 上 发 表 的 论 文 《现 代 汉 字 中 的 多

音字问题》， 其中有不少数字 ， 还有百

分 比 ， 被 杂 志 编 辑 辛 辛 苦 苦 地 改 成 了

汉字 ， 如 78 字成为七十八字 ， 11%成

为 百 分 之 十 一 。 以 名 著 《汉 字 改 革 概

论》 享誉士林的周先生抗议 ： “《中国

语 文 》 一 向 提 倡 文 字 改 革 ， 怎 样 也 搞

起阿拉伯数字禁忌来？”
真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看看朱先生的文章不无道理； 而看

看周先生的文章也不无道理。 于是只好

骑墙， 看来还是中国古人的无过无不及

的中庸之道最具智慧。 在可以不那么严

格的时候， 表述上是不是可以给予适度

的空间， 让作者与编辑便宜行事。 例如

我就不太明白 ， 为什么 20 世纪比二十

世纪好， 80 年代比八十年代好， 写成八

十年代与八○后读起来是不是还更容易

准确一些？ 写成二○○○年是不是比写

成 2000 年更不容易引起误会 ？ 而在可

以节省纸张、 节省笔墨、 节省读者目力

与时间的时候， 自该写成 4711 与 11%。
我们是否也可以如于光远先生所建议的

那 样 ， 在 必 须 严 格 管 理 的 地 方 一 丝 不

苟， 在无需锱铢必较的地方不把规定做

得过细过死。

沃特豪斯与丁尼生的《夏洛特的淑女》
亚瑟王麾下的“第一骑士”兰

斯洛特，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英俊

潇洒，甚得异性青睐，偏偏他只爱

上王后格娜温维尔。 有位出身贵

胄的名媛，单相思爱上了他，悒郁

以终， 遗体在一叶扁舟中顺流而

下， 漂浮到亚瑟王的宫廷所在地

凯米洛特。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十

三世纪法国有关兰斯洛特的散文

故事系列， 以及同期的意大利中

篇小说《斯卡洛塔的唐娜》。 到了

十五世纪英国作家马洛礼的 《亚
瑟之死》里，这个故事添枝加叶，女子

的名字成了 “艾斯特拉的伊莱恩”，情
节变得更为复杂曲折。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 有一

首早期的叙事诗 《夏洛特的淑女》，其
中采用的不是马洛礼的故事， 而是法

国和意大利传说中比较简略的情节。
“夏洛特”这个地名，正是意大利语“斯
卡洛塔”在英语中的变异。此诗的第一

个版本发表于 1833 年，收入作者的第

二部诗集。全诗共分四章，前两章各四

节，第三章五节，第四章七节，一共二

十个小节。 故事说有一座名叫夏洛特

的河心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由此可

以望见河岸远方的凯米洛特， 有一位

神秘的淑女居住其中。 此女听说有一

个恶咒，让她切不可朝凯米洛特观望，
否则必遘大祸，因此她终日纺织，只从

身前的一面镜子里观看城堡外面的世

界的倒影。一日，兰斯洛特在下面的河

岸上骑马路过， 女子从镜中窥见他的

英姿，不能自已，终于直接观看下面的

世界。 镜碎，女子自知大难临头，便下

楼登舟， 唱着歌顺流而下， 在途中死

去。 载着她遗体的小舟到达凯米洛特

之后， 引起包括兰斯洛特在内的男女

的围观。最后，全诗以兰斯洛特冷淡地

称许她美貌的寥寥数语作结。 这首诗

的第二个版本，收入作者 1842 年出版

的两卷本第三部诗集， 第四章减去了

一节，一共十九个小节，文字上做了大

量改动，这个版本日后更为流行。此诗

是丁尼生的代表作之一， 历来被收入

许多英诗选本， 是英国叙事短诗中的

名篇。 丁尼生工于韵律， 此诗每节九

行，前四行押尾韵，第五行与第九行通

篇皆以“凯米洛特”和“夏洛特”二语结

尾， 第六至第八行则换押与前四行不

同的尾韵，诗中抑扬格与扬抑格、四音

步与三音步交替使用，读来和谐悦耳，
民歌风味极为浓厚。 1850 年华兹华斯

逝世后，丁尼生继任“桂冠诗人”，与勃

朗宁并列成为维多利亚朝最重要的诗

人 。 他 对 亚 瑟 王 传 奇 情 有 独 钟 ，自

1859 年至 1885 年间，从中取材，陆续

发表了十二首叙事诗， 形成一个长篇

系列，日后以《国王叙事诗》为题合集

刊行。其中，发表于 1859 年的《兰斯洛

特与伊莱恩》一首，采用了马洛礼书中

的有关情节， 重写了这个单相思殉情

的故事， 不过反而不如那首早期作品

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英国画家沃特豪斯对这个悲伤的

故事印象深刻，一生中以之为题创作过

三幅油画。 1894 年的一幅，抓住了女子

聚精会神直接注视兰斯洛特的一瞬。
1916 年的一幅， 表现此诗第二章末行

“我看着这些倒影，简直要生病了”的意

思。 这里是最早完成的一幅，作于 1888
年，描摹女子正准备放舟顺流而下的情

景。原画高 153 厘米，宽 200 厘米，属于

伦敦泰特美术馆的馆藏。

农科院
十天前， 偶然与同事们一起参观

了农业科学院。高架桥下一弯河水，兜
住几栋又旧又矮的科研用房， 门房栽

一行松树，隙地里几棵油菜已经着花。
望去占地颇广，步行似乎难以丈量。正
狐疑间，某位小哥踩着小米平衡车，潇
洒地向光秃秃的实验田飞滚而去。

我们参观几个大棚。先是蔬菜，都
用水培。泡沫塑料板扎些洞眼，许多不

同年龄段的乌塌菜、油麦菜、菠菜成排

坐好，漂在水上。 池边种花为界，高而

瘦的粉紫色十字小花笑脸迎人。 有人

问：啊呀，这是什么？ 工作人员指着花

盆笑而不答。大家垂目下顾，赫然看到

大根健壮茎条底下， 露出半个红胖萝

卜。这里营养必定太好，每个水培池子

边上都青苔密布，毛茸茸，碧莹莹。 野

草也轻肥油润，偷来勃勃生机。两棵蓝

壶花猫在柱角默默开放， 它们头上是

一片五颜六色挂着果儿的观赏辣椒。
从这里出来， 又去往兰花大棚，

吃惊更甚 ：路两旁都是花架 ，每 架 百

十株密密排满， 深色长叶分披不尽，
一眼望去恍惚如在韭菜田中。 许多只

在 书 上 见 过的名品满不 在 乎 地 扎 着

堆，素心、宋梅、绿云、大富贵，多少雅

人辛苦一年，看花十日，在这里都是普

通小草，大家卖力开花。跳舞兰兴奋地

探着身子，兜兰愉快地张着嘴，各自珍

惜温暖湿润的好环境。 门口是工作区

域 ，走时特地留 心 ，桌 上 蹲 了 一 盆 巨

大的宝石花。
兰花大棚的工作人员喜欢多肉，

揣着这意外发现， 走进多肉大棚时心

情复杂。幸好没再看见什么稀罕事物，
只见各种小型萌物排排坐， 大的直接

栽在地上，随意一插各自风流。参观完

毕， 大家鱼贯而退， 站在空地里等车

来。我走到实验田拦网边上，发现挂着

两条枯藤。 “农科院的牵牛花，一定很

健康吧”， 就这样伸手剥出几粒籽，回
家随手扔进花盆。短短一周，居然当真

冒出两片子叶， 还在这暖不成晴寒又

雨的早春天。

迈 克 半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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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为骆伯年摄影题词
作为一个银行高级职员， 浙江人骆伯年 （1911-2002） 终其一生以摄影

为其雅好。 在他于 1935 年来到上海后， 受当时城市里业余摄影爱好的氛围所
激励， 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摄影爱好中去了。 他参加摄影社团活动， 也投
稿并发表了摄影作品。 一般认为， 银行家的价值观会较为保守， 但骆伯年的探
索表明， 他的身份并不影响他展开大胆的甚至是激进的摄影语言探索。 他既依
循传统山水画意趣来创作照片， 也曾经大胆尝试人体摄影创作。

这张照片是骆伯年拍摄于浙江金华的兰江边， 时在 1935 年。 画面取俯视
视角， 呈现江边排排竹筏满载木材待运的情景。 他与作家郁达夫交情颇深， 请
郁达夫为照片题词。 郁达夫的题词 “满江都是栋梁材”， 拓开了画面的意义空
间， 也提升了画面的境界。 在左下角， 则是一方朱文印 “白 （伯） 年所作”，
显然这是骆伯年用于摄影作品之印。

非专业眼光

周末茶座

顾 铮

叶 扬 名著与画

陆蓓容 望野眼

“一色轻而又轻的轻文学”
安特路阑（Andrew Lang）的《藏书

谭》（The Library） 里有一节专讲几位

法国名妇人的读书。 他说，18 世纪爱

书者中有个妙人儿， 就是路易十五的

情妇杜巴里夫人（Madame du Barry）。
美人读书拼写都费劲儿， 奈何君王爱

的乃是天生丽质，而非贤良淑德，教养

是只能为其增色， 断然提供不了姿色

的。在凡尔赛，杜巴里夫人有个以读书

多见称的情敌———蓬帕杜夫人。 安特

路阑讲，蓬帕杜夫人，那可是有品位的

主儿，藏书近四千部，一色是轻而又轻

的 轻 文 学 （the lightest sort of light
literature）。 杜巴里夫人又岂能没个争

竞之心， 一想， 聪明斯文这些咱比不

上，藏书有行市，咱弄几本破书来又有

何难。 一日，凡尔赛起了大震动，原来

杜巴里夫人称她的藏书运到了。此前，
她跟一位书商计议过， 书商找来一批

贩不掉的“库存书”，足有一千部之多，
通通用红艳艳的摩洛哥皮装帧起来，
刷上金粉，打上杜巴里家的族徽。当时

的账单还存世， 可以知道这批书每册

价格三法郎，装帧实低劣，工本费却也

要三法郎。最绝的是，书商提供的书目

清单上标出了杜巴里夫人在买下这一

大批书之前有哪些自存的藏书， 其中

包括：《杜巴里夫人回忆录》两部，一份

旧报纸，两三个剧本，还有一本《勒隆

情史》（L'Histoire amoureuse de Pierre
Le Long）。所谓《杜巴里夫人回忆录》，
大概是那种民间编造出来用以丑化杜

巴里夫人的小册子。 路易十五对情妇

之好学深表满意， 说书虽没蓬帕杜夫

人的多，但选得精啊。 安特路阑讲，靠
着这批书， 杜巴里夫人流利阅读总算

没问题了，就是拼写仍然吃力。
管筱明先生东寻西觅， 编译过一

本早期文献集 《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

里伯爵夫人》。里面提到路易十五和杜

巴里夫人在吕西安讷有一处小行宫，
内置闲书若干，并说“用摩洛哥羊皮和

小牛皮做精装书就是从杜巴里夫人，
从吕西安讷书房开始的”，不知有何依

据。 对此处的藏书有描写：“里面容放

了不超过五百本的书籍， 都是用摩洛

哥羊皮精装的版本， 黄色烫金……有

人发现其中有两个版本的 《一千零一

夜》，全部小牛皮精装，压着金线的小

克雷毕庸的《故事集》，德·布弗勒骑士

的《作品集》”等等。 “有人做了一些饰

有细密画的书，送到吕西安讷，以表达

对杜巴里夫人的敬意， 它们就成了搁

架上精美的摆设”。
蓬帕杜夫人号称肚里有墨水，而

安特路阑说她藏的 “一色是轻而又轻

的轻文学”，把她揶揄得厉害。 我读过

一本阿尔格兰特女士（Christine Pevitt
Algrant）写的《蓬帕杜夫人：法兰西的

情 妇 》 （Madame de Pompadour:
Mistress of France, 2002）， 当中对其

藏书倒着墨不多， 只说她爱读的书里

有普莱沃的《曼侬·雷斯戈》、夏尔·达

克洛（Charles Duclos）的《某伯爵的自

白》、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这些，
还真都是“轻文学”。 彼时就是没有电

视，要是有的话，我猜蓬帕杜夫人也会

爱看《甄嬛传》的。

巴金著作盗版本

3 月 1 日 巴金的著作多次被盗

印。 他在《谈版权》一文中公开表示：
“作家中我可以算做不幸的一个；我的

作品的盗印版本最多，有的‘选集’里

甚至收入了别人的文章。”并且告诉我

们：“几十年来我一直为自己作品的‘版
权’奋斗，我的书柜里至今还有一大堆

随意拼凑、删改的盗版图书。 作品的面

目给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有研究者

已写出了《巴金与盗版书》，把巴金作品

的盗版书分为 “著作单行本”、“作品选

集”和“盗名冒名书”三大类（刘屏《一个

小老头，名字叫巴金》，2003 年 11 月天

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
一个偶然机会见到一批共九种巴

金著作。 其中上海开明书店版五种：小
说 《春天里的秋天》，1949 年 3 月二十

版；《爱情的三部曲之三·电》，1949 年 3
月六分版（《爱情的三部曲》有《雾》《雨》
《电》三种，先分册出版，后合成精装本

一册， 再重新分册出版， 故称 “六分

版”）； 《火》第一部，1949 年 1 月十一

版。 散文集 《点滴》，1949 年 2 月十一

版；《梦与醉》，1949 年 3 月十版。 上海

文化生活版四种：小说《发的故事》，1948
年 10 月八版；《神·鬼·人》，1949 年 2 月

十一版；《马赛底夜》，1948 年 2 月十版；
《爱底十字架》，1949 年 2 月八版， 这四

种书上均印着列为“文学丛刊”之一。
有趣的是， 九种巴金著作的版次

均在 1948 至 1949 年之间。 由于巴金

著译的版次至今未见系统的梳理 （鲁
迅著译已有周国伟编 《鲁迅著译版本

研究编目》，1996 年 10 月上海文艺出

版社版， 对鲁迅每一种著译的每一版

每一次印刷都有明确记载），所以尚无

法 确 定 这 九 种 巴 金 著 作 的 版 次 是 否

1949 年以前的最后一版。 但从开本大

小、版式、装帧和用纸等方面仔细辨认

后综合判断， 这九种著作里至少前七

种盗印正版的可能性极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爱底十字架》

和《马赛底夜》两种短篇小说集。巴金主

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10 集 160
种“文化丛刊”中，并无这两种小说集。
巴金也没有在别的出版社出版过这两

种小说集。 那么，它们从何而来？
《爱底十 字 架 》的 目 录 是 ：序 、爱

底十字架 、我底眼泪 、一封信 、苏 堤 、
生 与 死 、奴 隶 底 心 、狗 、好 人 、光 明 。
而 巴 金 1932 年 5 月 由 上 海 新 中 国

书局出版的短篇小 说 集 《光 明 》的 目

录则为 ：序 、苏堤 、爱底十字架 、奴 隶

底 心 、好 人 、狗 、光 明 、生 与 死 、未 寄

的 信 、我 底 眼 泪 、我 们 、最 后 的 审 判

（代 跋 ）。 两 相 对 照 ，原 来 《爱 底 十 字

架 》 系 《光 明 》 的 翻 版 ， 只 不 过 把

“序 ”改 动 了 几 句 话 ，把 “未 寄 的 信 ”
题 目 改 为 “一 封 信 ”，还 删 去 了 “ 我

们 ”和 “最后的审判 ”两篇 ，调整了前

后次序，如此而已。
《马赛底夜》情况复杂些。 此书目

录是：序、马赛底夜、堕落的路、幽灵、
罪与罚。 而巴金 1933 年 2 月由上海

新 中 国 书 局 出 版 的 短 篇 小 说 集 《电

椅 》的目录则为 ：代序 、天鹅之歌 、电

椅 、父与子 、罪与罚 、堕落的路 、马 赛

底夜、爱。 两相对照，《马赛底夜》其实

是《电椅》的删节翻版，抽出《电椅》中

的 “天鹅之歌 ”等四篇 ，保留 “马 赛 底

夜”、“堕落的路”和“罪与罚”，增补一

篇 原 收 在 巴 金 短 篇 小 说 集 《将 军 》
（1934 年 8 月生活书店出版）中的“幽

灵”，“序”仍是《电椅》的“代序”，真相

由此大白。
当然，这么一大批不同类型的盗

版本， 从另一方面证明巴金著作的影

响力，证明巴金确实拥有众多读者。同

时也提醒我们， 巴金著作的盗版本真

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除了据正版盗

印、重新编选和伪作盗名冒名之外，还
有据正版增删后改换书名的。 研究巴

金著作版本源流， 不可不对各种盗版

本引起注意。

陈子善 不日记

毋庸摆渡
下午本来打算出去看一场电影，

在新鲜出炉动画 《芭蕾舞孃》、 成濑

巳喜男 《女人踏上楼梯时》 和阿萨耶

斯 《私人购物助理》 之间犹豫不决，
望望窗外巴黎灰蒙的零下三度， 结果

打消念头， 宅在家中哪里温暖哪里搁

着去。 百无聊赖， 打开平板计算机进

行交际， 顺手点击 《摆渡人》 官方和

非官方宣传， 预告看了四五段， 除了

简体字版， 还有粤语英语普通话夹杂

的繁体字版。 众星齐齐招手花絮照单

全收， 三首插曲的 MV 当然不放过，
人物情节气氛色彩无不尽收眼帘， 恐

怕毋庸正式摆渡， 也可以效仿当年过

分诠释 《东邪西毒》 的影评人， 透过

那些似是而非的人生哲理对白， 洋洋

洒洒写个十万八千字。
坊间七嘴八舌， 迄今最令我动容

的一句出自石琪先生： “此片几位主

力男星都成名已久 ， 各有沧桑了 。”
呜呜， 姜果然是老的辣， 一针见血即

席催泪， 比预告片声带上不停堆砌的

金句高级， 那年 《阿飞正传》 圣诞首

映的情景如在目前， 不是各有沧桑是

什么？ 喟叹的并非发福的梁朝伟， 而

是日式太保打扮的金城武， 他主打的

闽南歌 《重出江湖》 听了又听。 某些

宣传指久未出唱片的帅哥开金口， 但

字幕明明写着 “演唱袁小迪”。 不过

无论如何， 都好过陈奕迅的 《让我留

在你身边 》 和梁 朝 伟 李 宇 春 合 唱 的

《十年》， 虽然歌词一知半解， 起码节

拍硬净结实———奇怪， 鹿晗版 《让我

留在你身边》 居然比陈奕迅动听， 真

后生可畏也。
至于冯睎乾就非常花痴， 一下子

说张嘉佳 “令何宝荣跟黎耀辉破镜重

圆 ”， 一下子又说 “重庆再无森 林 ，
春光早已泄尽”， 教人担心是否被陶

杰先生传染了性格分裂症， 考虑要不

要介绍名医替他把把脉。 花絮片段里

的金城武， 面对镜头的确字正腔圆以

“好基友” 形容自己的角色， 梁朝伟

还马上转头送上飞吻表情， 义无反顾

诱惑心邪的目标观众买票入场一看究

竟。 唉， 哪有这种便宜呀， 见惯世面

的老狐狸很淡定， 一眼看穿这种顺水

推舟的宣传伎俩， 一点也没有加速进

戏院步伐， 哼着 《多苦都愿意》 的旋

律去圆梦。

笔记王培军

陈寅恪认错字
俞大维 《怀念陈寅恪先生》：“关于

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
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

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俞氏似乎

不知道，“读书须先识字”云云，是本唐

人韩愈的，见于韩的《科斗书后记》；在

这里，陈先生不过用了“古典”。当然，俞
所记还是可信的。 这只要从《金明馆丛

稿二编》55-56 页的辨“党黨”二字、《寒

柳堂集 》106 页 （三联书店本 ）的辨 “缸

釭”二字两节，就可以见出的。我读陈寅

恪先生书，却意外地发现他也偶有认错

字的时候，这实是好玩的事情。
《寒柳堂集 》中的 《论 再 生 缘 》，引

《毛诗正义》，两次将《毛诗草木疏》的作

者陆机，写作“陆机（玑）”（92-93 页，上

古本同）；这就是说：陈先生认为“机”是
错字，所以用括号改作了“玑”。 这是陈

氏文字的通例。 其实呢，陈先生以不误

为误了。 所谓“陆机”作“陆玑”，是前人

的旧说，但这个说法，钱大昕已经订正

过了。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

单行本》云：“此书引陆氏《草木疏》，其名

皆从木旁，与今本异。 考古书‘机’与‘玑’
通，马、郑《尚书》‘璿玑’字皆作‘机’。 《隋
书·经籍志》‘乌程令吴郡陆机’，本从木旁。
元恪与士衡同时，又同姓名，古人不以为

嫌也。 自李济翁强作解事，谓元恪名当从

玉旁，晁氏《读书志》承其说，以或题陆机者

为非，……予谓考古者但当定《草木疏》为
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则皆从木旁，而
士衡名字尤与《尚书》相应；果欲示别，何
不改士衡名耶？ 即此可徵邢叔明诸人，识
字犹胜于李济翁也。 ”阮元的《毛诗校勘

记》，于《正义》引陆机疏条下，辩说亦同。
后来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即据之以

订馆臣之失。 陈先生居然不知道。


